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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盾
自
題
畫
像
詩

在
中
國
文
壇
上
，
畫
家
高
莽

擅
長
為
著
名
作
家
畫
像
。
茅
盾
於

十
年
﹁文
革
﹂
中
曾
被
迫
接
受
審

查
，
他
靜
待
結
案
時
，
高
莾
特
為

他
畫
了
一
幅
水
墨
像
，
出
乎
意
外
，
茅
盾
高
興
地
在
畫

像
上
題
了
一
首
七
言
絕
句
詩
—
—

風
雷
歲
月
催
人
老

峻
坂
鹽
車
未
易
攀

多
謝
高
郎
妙
畫
筆

一
泓
水
墨
破
衰
顏

這
首
題
畫
詩
，
茅
盾
已
收
入
《
茅
盾
詩
詞
集
》
，

但
在
原
詩
改
了
三
個
字
，
就
是
以
﹁亦
自
憐
﹂
代
替

﹁未
易
攀
﹂
。

為
什
麼
改
這
三
個
字
呢
？
考
峻
坂
鹽
車
的
典
故
，

出
自
《
戰
國
策
》
卷
十
七
《
楚
策
四
》
：
﹁夫
驥
之
齒

至
矣
，
服
鹽
車
而
上
太
行
，
蹄
車
膝
折
，
尾
湛
胕
潰
，

漉
汁
灑
地
，
白
汗
交
流
，
中
阪
遷
延
，
負
轅
不
能
上
。

伯
樂
遭
之
，
下
車
攀
轅
而
哭
之
，
解
紵
衣
以
冪
之
，
驥

於
是
俯
而
噴
，
仰
而
鳴
，
聲
達
於
天
，
若
出
金
石
者
，

何
也
？
彼
見
伯
樂
之
知
己
也
﹂
。

就
是
這
個
老
驥
逢
伯
樂
得
遇
知
己
的
典
故
，
令
唐

代
大
詩
人
李
白
在
《
天
馬
歌
》
中
寫
道
：
﹁鹽
車
上
峻

坂
，
倒
行
逆
施
畏
日
晚
﹂
，
借
天
馬
被
使
用
不
當
，
飽

受
折
磨
，
寄
託
憤
慨
。
杜
牧
也
在
《
驌
驦
駿
》
以
﹁遭

遇
不
遭
遇
，
鹽
車
與
鼓
車
﹂
比
喻
賢
才
之
受
困
。
茅
盾

引
典
入
詩
，
是
感
到
受
委
屈
，
被
磨
難
之
苦
的
，
後
來

把
﹁未
易
攀
﹂
改
成
﹁亦
自
憐
﹂
，
更
具
深
意
，
含
有

自
我
諷
嘲
的
成
分
。
三
字
之
改
，
在
那
個
時
代
，
其
實

還
怕
予
人
以
口
實
，
作
為
怨
恨
當
道
而
加
重
罪
名
。
不

如
以
自
憐
自
艾
為
好
。
以
茅
盾
的
地
位
、
革
命
經
歷
竟

於
﹁文
革
﹂
受
盡
屈
辱
，
從
修
改
的
三
字
可
見
專
制
迫

害
影
響
之
嚴
重
。

鄧
拓
詩
贈
楊
沫
的
經
歷

鄧
拓
遠
在
解
放
戰
爭
年
代
，
就
在
解
放
區
從
事
新

聞
工
作
，
擔
任
過
報
社
的
領
導
職
務
，
征
戰
相
隨
，
馳

軀
晉
冀
，
不
畏
艱
辛
。
從
他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題
贈
楊

沫
的
七
律
詩
中
可
見
他
當
年
的
戎
馬
書
生
的
氣
概
，

詩
這
樣
寫
的
│
│

昭
昭
往
史
未
成
煙

寄
意
游
仙
大
雅
篇

午
夜
蹄
聲
驚
短
夢

山
邨
燈
火
照
無
眠

馬
蘭
路
上
青
春
影

鷂
子
河
邊
戰
鬥
連

廿
載
艱
辛
回
首
處

東
風
捲
地
換
新
天

楊
沫
曾
以
長
篇
小
說
《
青
春
之
歌
》
獲
得
盛
譽
。

鄧
拓
是
進
了
北
京
之
後
與
楊
沫
認
識
，
並
應
約
而
題
詩

贈
她
夫
婦
留
念
的
。

但
是
一
首
詩
一
幅
書
法
，
卻
經
歷
了
十
年
﹁文
革

﹂
的
輾
轉
收
藏
。
先
是
寫
新
詩
的
詩
人
李
學
鰲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重
訪
他
昔
日
下
放
的
農
村
阜
平
，
在
一
個
普
通

農
民
家
中
發
現
鄧
詩
，
於
是
抄
了
寫
給
楊
沫
，
這
正
是

楊
沫
曾
懸
掛
於
中
堂
的
一
幅
已
被
焚
毀
的
詩
，
令
她
驚

奇
、
興
奮
。
當
年
鄧
拓
已
因
《
燕
山
夜
話
》
等
著
述
遭

受
文
字
冤
獄
自
殺
了
。
到
了
一
九
九
二
年
由
鄧
夫
人
丁

一
嵐
整
理
抄
家
詩
畫
，
發
現
退
還
的
文
物
中
仍
有
鄧
題

贈
楊
沫
的
詩
，
於
是
送
交
楊
沫
。
睹
物
思
人
，
楊
沫
不

勝
傷
逝
之
悲
，
曾
以
《
重
獲
瑰
寶
》
為
題
寫
了
悼
念
文

章
。
如
今
，
鄧
拓
的
詩
及
楊
沫
之
文
，
已
珍
藏
於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了
。

陳
雨
田
繪
紺
弩
牧
牛
圖

著
名
作
家
聶
紺
弩
於
歷
次
政
治
運
動
中
飽
受
迫
害

，
一
度
罪
譴
於
北
大
荒
勞
動
改
造
，
他
被
安
排
牧
牛
勞

動
。
紺
弩
生
性
疏
放
，
在
放
牛
過
程
中
牛
棚
失
火
焚
燒

，
誣
傳
是
他
故
意
縱
火
泄
憤
，
後
查
明
與
他
無
關
，
欲

加
罪
而
無
據
。
幾
經
磨
難
，
終
得
生
還
北
京
。
在
乘
車

途
中
，
曾
以
《
過
山
海
關
》
為
題
，
在
車
中
賦
詩
一
首

—
—

雪
擁
雲
封
山
海
關

朝
來
暮
去
未
曾
看

文
章
信
口
雌
黃
易

思
想
椎
心
坦
白
難

一
曲
樽
前
婪
尾
酒

千
年
局
外
爛
柯
山

漫
拋
詩
句
凌
空
舞

徹
夜
車
聲
旅
夢
殘

詩
中
的
﹁文
章
信
口
雌
黃
易
，
思
想
椎
心
坦
白
難

﹂
被
傳
為
名
句
。

曾
任
職
廣
州
美
術
學
院
教
授
的
陳
雨
田
，
與
紺
弩

結
識
於
抗
日
戰
爭
年
代
的
桂
林
﹁文
化
城
﹂
，
有
過
相

濡
以
沫
的
友
誼
。
陳
雨
田
得
知
紺
弩
安
返
京
華
，
特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赴
京
探
望
，
故
人
敘
舊
，
感
慨
萬
分
。
雨

田
是
畫
家
，
就
以
紺
弩
北
大
荒
放
牛
為
題
，
繪
了
一
幅

﹁牧
牛
圖
﹂
贈
他
，
並
在
圖
上
附
詩
以
記
│
│

生
來
便
是
放
牛
娃

真
放
牛
時
日
已
斜

馬
上
戎
衣
天
下
士

牛
旁
稿
薦
牧
夫
家

記
回
雨
過
牛
鳴
賞

人
物
風
流
笛
奏
誇

這
幅
《
牧
牛
圖
》
，
承
雨
田
複
製
給
我
欣
賞
留
念

。
如
今
他
兩
人
不
是
騎
鶴
而
是
騎
牛
西
去
了
，
撿
出
舊

詩
吟
誦
，
仍
不
禁
有
山
陽
聞
笛
之
哀
！

黃
慶
雲
詞
賦
《
賀
新
涼
》

十
年
﹁文
革
﹂
結
束
後
，
一
九
七
八
年
廣
東
舉
行

過
一
次
作
家
創
作
會
議
。
當
時
香
港
作
家
吳
其
敏
應
邀

赴
會
，
得
與
眾
多
老
朋
友
劫
後
歡
聚
，
都
感
到
發
自
由

衷
的
歡
樂
。
吳
其
敏
老
在
港
主
編
文
學
刊
物
《
海
洋
文

藝
》
，
他
以
文
史
、
詩
詞
為
內
容
的
隨
筆
，
影
響
頗
大

，
星
、
馬
、
泰
的
報
刊
都
樂
於
轉
載
。

廣
東
創
作
會
議
議
程
結
束
後
，
曾
於
東
江
飯
店
舉

行
盛
大
宴
會
，
文
友
暢
談
暢
飲
，
吳
其
敏
老
感
奮
之
餘

，
賦
之
以
詩
—
—

盛
宴
欣
從
盛
會
開

主
人
情
渥
動
樓
台

報
逢
山
老
南
山
壽

借
舉
席
前
西
席
杯

萬
里
征
途
聽
嘯
傲

十
年
心
跡
託
驚
雷

揮
驅
苦
辣
如
磐
夜

迓
接
光
風
霽
月
來

在
文
友
群
中
，
女
作
家
黃
慶
雲
以
古
典
詩
詞
有
聲

於
文
苑
，
她
曾
於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在
港
創
辦
過
《
新

兒
童
》
刊
物
，
創
作
兒
童
文
學
，
並
以
﹁雲
姐
姐
﹂
專

欄
為
香
港
兒
童
文
學
園
地
植
下
了
異
卉
奇
花
。
她
也
參

加
了
這
次
廣
東
創
作
會
議
，
有
感
於
吳
其
老
的
詩
，
以

《
賀
新
涼
》
一
詞
以
回
應
—
—

冬
去
冬
來
人
未
老
，
東
風
又
綠
新
枝
。
﹁作
家
﹂

此
物
最
頑
皮
，
帽
子
都
不
怕
，
貧
賤
也
難
移
。

歷
歷
卅
年
非
大
夢
，
紅
心
淘
盡
誰
知
。
滿
園
春
色

莫
嫌
遲
，
放
眼
量
風
物
，
日
日
看
朝
暉
。

流
光
已
逝
三
十
年
，
從
吳
其
敏
老
及
雲
姐
姐
的
詩

詞
，
可
窺
見
﹁文
革
﹂
時
期
海
內
外
作
家
的
心
態
，

﹁文
革
﹂
結
束
劫
後
餘
生
的
歡
欣
。
所
謂
﹁十
年
心
跡

託
驚
雷
﹂
，
﹁歷
歷
卅
年
非
大
夢
﹂
，
都
暗
通
魯
迅
的

﹁於
無
聲
處
聽
驚
雷
﹂
，
可
見
民
心
所
在
。

二
○
○
八
年
六
月
於
廣
州

此
後
多
年
，
出
差
除
外
，
幾
乎
每
周
，
汝
惠
師
都
會
從
廈
大
乘
坐
公
共
汽
車
到
中
山
公
園
，
然
後
步

行
至
深
田
路
四
十
六
號
《
廈
門
日
報
》
社
五
樓
﹁海
燕
﹂
編
輯
部
來
看
我
。
每
一
次
，
他
總
是
坐
在
我
辦

公
桌
旁
邊
，
靜
靜
地
看
我
編
稿
、
改
稿
。
我
要
給
他
端
茶
遞
水
，
陪
他
說
話
，
他
總
是
擺
擺
手
：

﹁我
只
是
看
看
你
，
不
要
影
響
工
作
！
﹂

每
一
次
離
去
，
我
送
他
到
中
山
公
園
南
門
上
車
，
他
總
是
依
依
揮
手
，
很
不
捨
的
樣
子
。
有
時
，
汝

惠
師
也
上
我
家
來
，
每
回
，
他
總
會
給
我
帶
來
一
包
奶
粉
、
兩
包
餅
乾
等
，
說
：

﹁報
社
工
作
辛
苦
，
要
做
夜
班
，
留
着
做
點
心
吧
！
﹂
那
一
份
慈
父
情
腸
，
至
今
溫
暖
我
心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我
幾
乎
每
星
期
都
有
一
、
二
篇
文
章
發
表
在
報
刊
上
。
汝
惠
師
每
次
見
到
我
，

總
會
喜
形
於
色
地
對
我
說
，
又
看
到
你
某
篇
散
文
某
篇
報
告
文
學
某
篇
詩
歌
了
，
然
後
拿
出
剪
報
說
那
一

篇
立
意
好
那
一
句
傳
神
那
一
段
蛇
足
那
個
詞
欠
妥
，
一
如
當
年
為
我
們
講
課
授
業
一
般
。

我
也
曾
請
教
汝
惠
師
如
何
做
好
編
輯
工
作
，
他
神
色
莊
重
地
教
導
我
：

﹁什
麼
工
作
都
一
樣
，
認
真
就
能
出
成
果
。
做
編
輯
除
了
學
識
淵
博
、
文
字
功
底
深
厚
，
能
點
鐵
成

金
之
外
，
還
要
有
情
懷
，
有
一
種
甘
當
人
梯
、
樂
於
為
人
作
嫁
衣
的
奉
獻
情
懷
！
﹂

我
想
，
這
幾
句
話
，
不
也
是
汝
惠
師
的
自
我
寫
照
嗎
？

汝
惠
師
原
來
從
事
教
育
學
工
作
，
三
十
一
歲
就
以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的
教
育
學
專
著
《
父
母
與
子
女

》
被
上
海
大
夏
大
學
聘
為
副
教
授
，
此
書
一
九
七
一
年
被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重
新
出
版
。
汝
惠
師
到
廈
大

擔
任
直
屬
教
育
學
教
研
組
主
任
後
十
年
，
又
到
中
文
系
執
教
寫
作
多
年
，
撥
亂
反
正
之
後
，
又
被
學
校
調

回
本
行
搞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
，
擔
任
廈
門
大
學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所
副
所
長
。
他
不
僅
寫
作
教
學
精
湛
，

十
來
年
間
培
養
出
一
批
活
躍
在
中
國
東
西
南
北
中
的
作
家
、
專
家
和
學
者
；
他
樸
素
而
先
進
的
教
育
理
念

，
也
培
育
了
許
多
有
益
於
社
會
的
優
秀
人
才
。
我
十
年
編
輯
生
涯
獲
得
的
市
、
省
、
國
家
級
的
種
種
表
彰

，
我
二
十
年
間
出
版
的
幾
百
萬
字
著
作
和
贏
得
的
許
許
多
多
榮
譽
、
獎
項
，
與
如
父
恩
師
汝
惠
先
生
數
十

年
的
悉
心
教
誨
和
殷
殷
期
望
分
不
開
。
一
九
八
三
年
，
當
我
把
處
女
著
散
文
集
《
無
名
的
星
》
呈
獻
給
汝

惠
師
時
，
時
年
六
十
六
歲
的
師
長
雙
眼
放
光
，
手
撫
着
封
面
，
一
再
說
：

﹁能
夠
出
書
了
，
好
！
能
夠
出
書
了
，
好
！
﹂
欣
慰
之
情
，
溢
於
言
表
。
此
刻
，
他
才
告
訴
我
：

﹁年
輕
時
，
我
也
寫
過
小
說
、
散
文
、
雜
文
，
後
來
…
…
﹂

﹁後
來
為
什
麼
不
寫
了
呢
？
﹂

他
搖
了
搖
頭
，
什
麼
也
沒
說
。
我
又
說
，
能
讓
我
拜
讀
嗎
？
他
還
是
搖
了
搖
頭
，
輕
輕
嘆
了
口
氣
，
說
：

﹁明
日
黃
花
了
！
﹂

我
便
噤
聲
，
不
敢
舊
事
重
提
。

我
只
知
道
，
汝
惠
師
的
兄
長
陳
伯
吹
先
生
是
當
代
著
名
的
兒
童
文
學
家
；
長
子
陳
佐
洱
師
兄
是
記
者

、
作
家
，
我
拜
讀
過
他
的
《
武
夷
山
狩
獵
筆
記
》
；
汝
惠
師
寫
過
教
育
方
面
的
論
著
，

但
我
始
終
不
知
道
他
還
曾
經
從
事
文
學
創
作
，
到
了
此
刻
，
我
才
理
解
，
汝
惠
師
如
此

夙
興
夜
寐
含
辛
茹
苦
地
獻
身
教
職
，
一
是
他
的
善
良
天
性
和
敬
業
精
神
使
然
，
二
是
他

在
我
和
其
他
同
學
們
的
身
上
，
也
一
直
在
編
織
着
年
輕
時
代
的
文
學
之
夢
。

八
十
年
代
末
，
七
十
古
稀
的
恩
師
與
相
濡
以
沫
的
師
母
相
偕
前
往
美
國
，
在
幼
子

、
世
界
著
名
交
響
樂
指
揮
家
陳
佐
湟
師
弟
家
中
小
住
一
年
，
然
後
回
到
時
任
北
京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司
長
的
長
子
佐
洱
師
兄
家
中
，
直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春
，
佐
洱
兄
奉
命
赴
香
港
履
任
中
英
談
判
中
方
代
表
，
才
將

父
母
送
往
杭
州
，
定
居
於
執
教
浙
江
大
學
的
次
子
陳
佐
沂
師

兄
家
中
。
那
時
，
我
在
佐
洱
兄
家
中
見
到
汝
惠
師
，
久
別
重

逢
，
喜
悅
自
不
在
話
下
。
汝
惠
師
問
我
近
況
，
我
告
知
已
由

報
社
調
往
人
大
擔
任
僑
台
外
事
委
員
會
主
任
，
汝
惠
師
聽
了

，
很
高
興
也
很
誠
懇
地
說
：

﹁也
好
，
學
而
優
則
仕
，
自
古
而
然
！
現
在
國
運
昌
盛
，
德
才
兼
備
的
人
，
會
有

所
作
為
的
。
只
是
文
章
要
繼
續
寫
，
不
要
放
下
手
中
的
筆
！
﹂

恩
師
的
鼓
勵
，
對
我
當
然
是
一
種
無
形
的
鞭
策
！
在
此
後
從
政
的
二
十
年
間
，
我

一
面
兢
兢
業
業
為
公
眾
服
務
並
取
得
一
定
業
績
，
一
面
朝
朝
暮
暮
利
用
點
滴
業
餘
時
光

刻
苦
筆
耕
，
先
後
擔
任
市
作
家
協
會
主
席
二
十
四
年
，
被
評
為
市
、
省
優
秀
專
家
、
享

受
國
務
院
特
殊
津
貼
專
家
等
等
，
這
一
切
，
也
多
半
拜
汝
惠
師
教
誨
之
賜
！

見
恩
師
晚
景
安
然
，
與
師
母
白
頭
相
守
，
二
師
兄
一
師
弟
均
國
家
棟
樑
，
或
身
居

要
職
或
術
業
專
精
名
揚
海
內
外
，
天
護
忠
良
，
信
其
然
也
！
我
心
欣
然
，
非
言
語
可
表

。
只
是
與
恩
師
一
回
相
逢
一
回
老
，
九
十
年
代
中
期
，
老
人
又
痼
疾
纏
身
，
每
回
握
別

，
心
中
總
是
悵
然
依
唏
！

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
四
日
，
八
十
一
歲
的
汝
惠
師
在
歷
盡
人
世
酸
甜
苦
辣
風
霜
雨
露

之
後
，
在
盛
享
桃
李
芬
芳
兒
孫
繞
膝
不
勝
哀
榮
之
中
，
恬
然
駕
鶴
歸
去
。
驚
悉
訃
音
，

回
首
恩
師
數
十
載
春
秋
慈
父
般
的
教
澤
與
關
愛
，
漫
漫
長
夜
，
無
聲
苦
淚
，
濕
透
素
枕
。
恩
師
西
行
頭
七

，
我
登
上
廈
大
五
老
峰
，
鴻
雁
聲
裡
，
北
望
西
子
湖
畔
玉
皇
山
前
恩
師
陰
宅
南
山
公
墓
，
泣
下
數
行
，
吟

成
絕
句
二
首
，
遙
奠
恩
師
：

哭

師

（
一
）

江
城
一
去
花
零
落
，
迢
遞
關
河
夢
幾
多
。

淚
灑
秋
岑
師
何
在
？
三
杯
竹
葉
祭
山
阿
！

（
二
）

於
今
雲
翳
風
驅
盡
，
秋
實
春
華
耀
眼
新
。

泉
路
冥
冥
師
何
在
？
一
聲
呼
喚
一
沾
襟
！

數
年
前
，
恩
師
曾
來
我
夢
中
，
告
我
身
居
杭
州
靈
隱
寺
飛
來
峰
，
每
日
誦
經
回
向
眾
生
及
兒
孫
，
並

贈
我
明
前
茶
一
盒
，
音
容
笑
貌
，
一
如
當
年
。
從
此
，
我
每
抵
首
都
，
必
到
師
兄
家
中
，
瞻
拜
恩
師
遺
像

；
每
到
杭
州
，
必
至
靈
隱
，
領
略
恩
師
仙
風
遺
韻
。
恩
師
在
我
心
中
，
雖
逝
猶
生
。

二
○
○
五
年
一
月
，
恩
師
遺
著
《
陳
汝
惠
文
集
》
，
由
已
榮
任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常
務
副
主
任
的
佐
洱

兄
和
二
弟
佐
沂
等
運
籌
出
版
。
直
至
此
時
，
我
才
見
到
恩
師
生
前
提
及
但
從
未
謀
面
的
小
說
、
散
文
、
雜

文
、
文
學
評
論
等
約
四
十
五
萬
字
遺
著
。
拜
讀
全
書
，
我
第
一
次
真
正
體
味
汝
惠
師
豐
富
的
靈
魂
和
過
人

的
才
華
，
真
正
體
味
他
的
正
直
品
格
、
愛
國
情
操
和
熱
血
肝
膽
！
恩
師
流
失
的
是
青
春
年
華
，
留
下
的
是

不
朽
篇
章
；
張
揚
的
是
人
間
正
義
，
遺
憾
的
是
半
生
蹉
跎
！
可
惜
墨
跡
飄
香
斯
人
已
去
，
誰
來
聽
我
肺
腑

心
聲
？
﹁淚
灑
秋
岑
師
何
在
？
﹂
我
惟
有
再
次
﹁一
聲
呼
喚
一
沾
襟
﹂
了
！
然
而
，
此
書
問
世
，
於
塵
世

親
人
，
是
對
逝
者
輝
煌
的
祭
奠
；
於
萬
千
桃
李
，
是
遲
來
的
甘
霖
；
於
汝
惠
師
在
天
之
靈
，
是
莫
大
的
撫

慰
！
念
及
此
，
我
要
舉
手
加
額
，
誠
謝
佐
洱
、
佐
沂
、
佐
湟
三
師
兄
弟
的
孝
心
和
相
關
玉
成
人
士
的
盛
舉

了
！

欣
聞
廈
門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
高
教
研
究
院
聯
辦
的
﹁陳
汝
惠
教
授
創
作
及
學
術
研
究
研
討
會
﹂
，
今

年
十
月
下
旬
在
廈
大
召
開
，
我
為
汝
惠
師
的
一
世
清
名
和
平
生
碩
果
重
見
天
光
、
再
昭
日
月
歡
呼
雀
躍
！

莊
嚴
的
上
蒼
，
我
為
您
的
公
正
和
仁
慈
祝
福
！

汝
惠
恩
師
，
別
來
十
載
，
時
值
忌
日
，
我
用
我
天
長
地
久
的
思
念
為
您
開
祭
！
當
您
睿
智
之
靈
飄
然

蒞
臨
即
將
到
來
的
盛
會
，
我
相
信
，
您
會
含
笑
於
九
泉
！
（
下
）

寫
於
二
○
○
八
年
九
月
四
日

改
於
二
○
○
八
年
十
月
四
日

有
一
個
時
期
我
很
喜
歡
收
藏
香
港
一
九
五
○
、

六
○
年
代
出
版
的
﹁青
年
合
集
﹂
，
像
《
靜
靜
的
流

水
》
、
《
沙
漠
的
綠
洲
》
、
《
棠
棣
》
、
《
擷
星
》

、
《
向
日
葵
》
、
《
綠
夢
》
…
…
全
都
在
拙
著
《
書

人
書
事
》
中
談
過
了
，
但
這
本
《
讀
書
與
做
人
》
卻

是
新
近
才
找
到
的
。

香
港
一
九
五
○
年
代
中
期
出
現
過
一
份
《
中
南

日
報
》
，
慕
容
羽
軍
在
《
為
文
學
作
證
》(

香
港
普
文
社
，
二
○
○
五)

中
說
他
當
時
任
該
報
青
年
版
《
學
海
》
的
編
輯
，
還
說
盧
因
、
王
無
邪
、

西
西
、
崑
南
、
蔡
炎
培
等
人
都
曾
投
稿
，
卻
漏
了
提
《
讀
書
與
做
人
》

（
香
港
學
生
社
，
一
九
五
四
）
這
本
《
中
南
日
報
》
學
生
徵
文
選
集
。

這
次
徵
文
由
羅
香
林
、
黄
毅
芸
、
陳
炳
權
、
王
裕
凱
、
朱
夢
曇
、
佘

雪
曼
、
嚴
南
方
、
黃
玉
振
和
慕
容
羽
軍
等
九
人
作
評
判
委
員
，
據
說
來
稿

有
一
千
零
七
十
六
份
，
分
初
一
至
高
三
共
六
組
，
每
組
得
獎
者
五
名
。
奇

怪
這
次
徵
文
得
獎
者
中
，
甚
少
慕
容
羽
軍
所
提
的
學
生
文
壇
翹
楚
，
最
吸

引
我
注
意
的
是
高
三
組
，
得
第
三
名
的
培
正
學
生
吳
家
瑋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創
校
校
長
）
，
他
寫
了
《
我
的
讀
書
興
趣
和
方
法
》
；
還
有
初
二
組
得

第
三
名
聖
若
瑟
的
王
翊
華
（
藝
術
家
王
無
邪
）
，
他
的
是
《
怎
樣
創
造
自

己
的
前
程
》
，
不
知
他
們
還
記
得
嗎
？

此
外
，
我
在
他
處
見
過
的
名
字
還
有
：
丘
爕
庭
、
彭
湘
珍
、
羅
炳
綿

、
陳
兆
基
、
王
菁
菁
…
…

徵
文
選
集
《
讀
書
與
做
人
》

許
定
銘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
北
京
奧
運
場

館
第
一
天
對
外
開
放
，
我
有
幸
在
天

津
一
家
旅
遊
公
司
買
到
了
門
票
。
導

遊
說
我
們
實
在
太
幸
運
了
，
因
為
門

票
是
配
給
的
，
連
他
和
司
機
都
沒
有

資
格
進
去
參
觀
。
於
是
，
我
和
老
伴

就
像
中
了
彩
票
似
的
高
興
，
這
麼
好

的
事
兒
怎
麼
就
讓
咱
碰
上
了
。

我
們
的
旅
遊
大
巴
七
點
鐘
就
來
到
了
鳥
巢
外
面
，
九

點
半
才
開
門
，
門
外
已
經
聚
集
了
上
萬
人
。
有
澳
門
來
的

，
有
香
港
來
的
，
有
黑
龍
江
來
的
，
操
着
各
地
方
言
的
人

在
翹
首
以
盼
。

鳥
巢
很
大
，
九
萬
個
座
位
，
鳥
巢
在
瞪
着
大
眼
睛
看

着
這
些
雲
集
而
來
的
參
觀
者
。
這
個
跨
度
三
百
多
米
的
大

傢
伙
，
居
然
沒
有
一
根
立
柱
。
用
了
鋼
材
四
萬
多
噸
。
表

演
區
的
草
地
上
展
示
着
開
幕
式
上
的
各
式
模
特
，
有
威
武

的
擊
缶
戰
士
，
有
頭
戴
銀
鈴
的
少
女
，
有
手
握
長
戟
的
武

士
。
人
在
踩
人
的
腳
，
人
在
推
人
的
背
，
一
個
渾
身
是
肉

的
河
南
胖
女
人
在
我
面
前
晃
來
晃
去
擋
着
路
，
像
是
一
架

推
土
機
。
很
熱
，
很
悶
，
要
下
雨
的
樣
子
。
開
幕
式
上
，

十
萬
人
擠
滿
了
鳥
巢
，
怪
不
得
布
什
總
統
也
要
扇
扇
子

呢
。

我
和
老
伴
隨
人
流
擠
出
了
鳥
巢
，
又
湧
進
了
水
立
方

，
水
立
方
只
開
放
了
一
小
塊
，
擠
都
擠
不
動
。
那
個
很
胖

的
河
南
女
人
喊
道
：
﹁這
不
是
我
們
的
塑
料
大
棚
菜
用
的

塑
料
布
嗎
？
﹂
旁
邊
的
人
說
：
﹁是
和
塑
料
布
差
不
多
，

可
咱
中
國
造
不
了
，
買
的
外
國
產
品
，
每
平
米
兩
千
塊
呢

！
﹂
河
南
人
叫
道
：
﹁我
的
娘
，
一
平
米
比
我
們
的
塑
料

大
棚
都
值
錢
。
﹂
說
的
大
家
都
笑
了
。

我
看
看
表
，
十
一
點
了
，
笨
鳥
先
飛
，
該
回
停
車
場

了
。
可
是
，
我
轉
了
向
，
怎
麼
看
太
陽
都
是
在
北
面
。
我

對
自
己
說
：
﹁太
陽
永
遠
在
南
面
，
北
京
也
一
樣
。
﹂
可

就
是
轉
不
過
來
，
頭
開
始
發
暈
。

我
問
一
個
年
輕
警
察
十
號
停
車
場
在
哪
裡
？
他
一
指

：
﹁好
像
在
那
邊
吧
。
﹂
我
和
老
伴
就
朝
那
個
方
向
下
去

了
，
走
了
有
兩
公
里
，
問
一
個
老
警
察
，
十
號
停
車
場
在

哪
裡
？
那
個
老
警
察
笑
了
笑
：
﹁方
向
反
了
，
往
回
走
。

﹂
我
和
老
伴
又
跟
頭
咕
嚕
急
急
地
原
路
返
回
。
老
伴
說
還

是
問
問
志
願
者
吧
，
一
個
帶
牌
牌
的
大
學
生
模
樣
的
女
子

迎
了
上
來
，
笑
容
可
掬
地
說
：
﹁有
什
麼
要
我
幫
忙
的
嗎

？
﹂
我
問
她
十
號
停
車
場
在
哪
裡
？
她
茫
然
地
搖
搖
頭
，

說
問
問
保
安
吧
。
保
安
笑
了
笑
：
﹁你
們
還
是
乘
出
租
車

吧
，
司
機
都
門
兒
清
。
﹂

於
是
攔
下
一
輛
出
租
車
，
司
機
大
言
不
慚
地
說
：

﹁除
非
是
美
國
，
在
咱
中
國
，
哪
有
咱
不
知
道
的
地
兒
！

﹂
我
說
去
十
號
停
車
場
，
他
傻
眼
了
：
﹁請
說
具
體
點
兒

，
什
麼
街
，
什
麼
單
位
。
﹂
我
固
執
地
說
：
﹁奧
運
村
，

十
號
停
車
場
。
﹂
他
吞
吞
吐
吐
地
說
：
﹁奧
運
期
間
，
我

們
這
些
出
租
車
根
本
進
不
了
奧
運
村
，
誰
知
道
十
號
停
車

場
在
哪
裡
呀
？
﹂

司
機
拉
着
我
倆
轉
來
轉
去
，
就
是
找
不
到
十
號
停
車

場
。
司
機
哀
告
道
：
﹁大
爺
大
娘
，
行
行
好
，
你
們
就

下
去
吧
。
我
都
跑
了
十
公
里
了
，
算
我
倒
霉
，
不
要
您

二
老
的
車
錢
。
﹂
老
伴
說
：
﹁找
不
到
十
號
，
今
天
就

住
你
們
家
啦
。
﹂
我
插
言
：
﹁還
要
給
我
們
買
回
程
的
火

車
票
！
﹂

司
機
哭
喪
着
臉
把
車
停
在
路
邊
，
他
陪
着
笑
臉
問
一

個
瘸
腿
男
人
：
﹁你
老
受
累
，
哪
兒
是
十
號
停
車
場
啊
？

﹂
那
瘸
子
一
愣
眼
，
用
拐
杖
指
一
塊
大
牌
子
：
﹁你
看
準

嘍
，
這
裡
就
是
十
號
停
車
場
！
﹂
我
付
給
司
機
車
費
三
十

元
：
﹁師
傅
，
這
不
是
在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吧
？
﹂
司
機
拱

手
道
：
﹁吹
大
話
不
上
稅
嘛
！
﹂

進
了
十
號
停
車
場
，
有
終
於
找
到
組
織
的
感
覺
。
可

是
卻
沒
有
我
們
乘
坐
的
八
八
二
六
號
旅
遊
車
。
一
百
多
輛

車
，
就
是
沒
有
八
八
二
六
！
我
給
導
遊
打
電
話
，
導
遊
問

我
們
在
哪
裡
，
我
問
老
伴
我
們
現
在
在
哪
裡
？
老
伴
白
了

我
一
眼
：
﹁我
們
現
在
在
北
京
！
﹂
我
在
電
話
裡
給
導
遊

說
：
﹁我
們
倆
還
在
北
京
！
﹂
我
問
導
遊
在
哪
裡
？
導
遊

說
他
也
不
知
道
這
地
方
的
名
稱
，
只
知
道
是
十
號
停
車

場
。

老
伴
滿
臉
都
是
汗
道
子
，
大
熱
天
急
得
打
噴
嚏
。
我

的
腳
崴
了
，
疼
得
直
冒
冷
汗
。
鳥
巢
呀
鳥
巢
，
你
可
真
欺

生
啊
。
門
票
上
該
印
上
地
圖
，
警
察
和
志
願
者
只
知
道
他

負
責
的
那
一
塊
。
人
生
地
不
熟
的
，
問
誰
去
呀
？
正
是
：

看
景
不
如
聽
景
，
聽
景
不
如
安
生
。

怪
了
奇
了
，
難
道
有
兩
個
十
號
停
車
場
？
我
們
越
過

了
馬
路
，
果
然
還
有
一
個
十
號
停
車
場
！
停
車
場
也
興
克

隆
啊
。
旅
遊
大
巴
已
經
發
動
了
，
導
遊
急
得
眼
裡
出
火
：

﹁大
爺
大
娘
，
你
們
倆
快
把
我
急
瘋
了
。
一
車
人
都
在
等

着
您
二
老
呀
！
﹂
我
一
看
表
：
十
二
點
半
！
司
機
笑
着
問

我
這
次
參
觀
鳥
巢
感
覺
如
何
？
我
呆
了
半
天
才
冒
出
一
個

字
：
暈
！

國慶節在雲南麗江旅遊，中
午走得累了，信步踱進路邊的一
間大排檔吃飯。老闆一聽我們的
口音，就興奮地說你們肯定是四
川人。原來老闆是眉山的，舉家
在此開餐館已經幾年了。太太張

嘴就點了一份素菜：先來份麻婆豆腐！老闆端詳我
們半晌，遲疑地說： 「你們這幾個四川人不地道哦
，麻婆豆腐是川菜名餚，是葷菜，麻辣豆腐才是素
菜!」

我一時有些尷尬，就隨機應變說： 「那就來份
麻婆豆腐吧！」其實 「麻婆豆腐」和 「麻辣豆腐」
有什麼區別，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反正平時做家常
豆腐，我都沒有放肉，把鍋燒熱後打油湯，等油湯
煮沸時，放下豆腐塊，起鍋時勾芡就行。現在想來
，這應該是麻辣豆腐了。

老闆很快就端來了一盤麻婆豆腐。雪白細嫩的
豆腐上，點綴着棕紅色的牛肉末和油綠的青蒜苗，

外圍是一圈透亮的紅油，香氣騰騰，讓人食慾大增
。用調羹舀起一勺放進嘴裡，豆腐麻辣燙、鮮酥嫩
，形整而不爛，牛肉酥香鮮美，真不愧為巴蜀名菜
，比我在家烹製的麻辣豆腐好吃多了。

一字之差，口味卻大相逕庭，我們真是貽笑大
方了。麻婆豆腐來歷不小，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了
。清朝同治元年，成都外北萬福橋邊有個小飯店，
店主是陳姓婦女，面微麻，人稱陳麻婆。當年的萬
福橋是一道橫跨府河，不長卻相當寬的木橋，橋上
常有販夫走卒，推車抬轎等下苦力的老鄉在此歇息
吃飯。光顧麻婆飯店的主要是挑油的腳伕，這些人
經常是買點牛肉和豆腐，再從油簍子裡舀些菜油要
求老闆代為加工。日子長了，陳麻婆逐漸在烹製豆
腐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她燒出的豆腐色澤紅亮，
麻辣鮮香，讓腳伕們交口稱讚。很快陳麻婆豆腐便
名揚蓉城，一些墨客騷人也來湊熱鬧，戲稱這道菜
為 「麻婆豆腐」。陳麻婆索性將飯館改名為 「陳麻
婆豆腐」，逐漸打響了自己的招牌。據《成都通覽》

記載，陳麻婆豆腐在清朝末年便被列為成都著名食
品，成為了川菜當中的一道招牌菜，名揚海內外。

其實只要多加練習，人人都可做出麻婆豆腐來
。從麗江回來後，我按照菜譜專門練習麻婆豆腐，
竟然也可以和川菜館的媲美了。不過做麻婆豆腐，
也要注意一些細節，譬如：最好用嫩豆腐做這道菜
，因為滑嫩爽口。豆腐切成菱形小塊，以求美觀。
此外，要預先汆水，尤其老豆腐，更要略煮片刻，
以除黃豆腥味。麻婆豆腐的特色是 「麻、辣、燙」
， 「麻」來自花椒， 「辣」來自辣椒醬， 「燙」來
自火候。花椒末如不夠細，吃時總覺如沙。如果磨
成粉狀，則會影響色澤。因此可用花椒油代替。至
於郫縣豆瓣醬，味道確是獨特鮮美，廣為一般川菜
師傅所樂用。至於 「燙」，是很重要的一環，豆腐
需用文火慢燒。如果大火快燒，就會外燙內涼，這
道菜就完全失敗了。最後當豆腐起鍋前，別忘了勾
薄芡，豆腐易出水，如果忽略了這道手續，燒出來
的豆腐就會有湯湯滷滷之弊。

保
羅
．
紐
曼
去
世
了
，
美
國
的
電
影
觀
眾
無
不
感
到
痛
惜
，
因
為
他

是
一
個
天
才
演
員
，
不
僅
有
碧
藍
眼
睛
、
英
俊
外
貌
，
而
且
能
深
刻
動
人

地
刻
畫
出
不
同
角
色
的
不
同
性
格
。
美
國
的
體
育
愛
好
者
也
感
到
痛
惜
，

因
為
他
是
一
個
出
色
的
賽
車
手
、
大
方
的
賽
車
比
賽
資
助
者
。

人
們
還
因
為
紐
曼
是
一
個
慷
慨
的
慈
善
家
而
為
他
的
離
世
感
到
痛

惜
。

紐
曼
是
一
個
富
裕
的
電
影
明
星
，
但
他
沒
有
沉
溺
於

自
己
的
名
聲
或
榮
華
富
貴
的
享
受
之
中
。
他
為
荷
里
活
拍

了
許
多
好
片
子
，
荷
里
活
也
確
實
造
就
了
他
，
但
他
又
親

身
體
會
到
荷
里
活
無
聊
庸
俗
的
一
面
，
自
己
也
不
願
意
接

受
媒
體
採
訪
，
不
願
意
給
影
迷
們
簽
名
，
所
以
他
把
家
從

西
海
岸
遷
到
東
海
岸
，
﹁躲
﹂
在
了
康
涅
狄
格
州
一
個
安

靜
的
小
城
。
不
拍
電
影
時
，
他
就
經
商
。
他
跟
一
個
友
人

合
開
了
一
家
食
品
公
司
，
店
名
很
特
別
，
叫
做
﹁紐
曼
自

己
的
﹂
，
起
初
出
售
他
自
己
原
創
的
﹁油
醋
調
料
﹂
，
也

即
多
種
多
樣
拌
沙
律
用
的
調
料
，
後
來
發
展
到
數
百
萬
美

元
的
生
意
，
除
沙
律
醬
外
，
還
經
銷
爆
玉
米
花
、
意
大
利

麵
條
沙
司
和
其
他
食
品
。
其
公
司
所

有
盈
利
除
繳
稅
外
，
全
部
捐
贈
給
慈

善
事
業
。
他
曾
說
：
﹁事
情
越
來
越

好
，
在
我
肯
定
這
是
一
樁
好
生
意
的

那
個
時
刻
，
我
就
意
識
到
，
我
們
得

把
所
有
的
錢
都
捐
掉
。
﹂
據
統
計
，

自
一
九
八
二
年
以
來
，
紐
曼
食
品
公

司
的
捐
款
已
高
達
兩
億
兩
千
萬
元
以
上
。

紐
曼
的
獨
子
因
偶
然
酗
酒
和
服
用
鎮
靜
劑
而
早
逝
，

做
父
親
的
悲
痛
之
餘
成
立
了
一
個
基
金
會
，
專
門
資
助
影

視
公
司
為
年
輕
人
拍
攝
反
毒
品
影
片
。
後
來
，
他
又
先
後

斥
資
在
康
州
、
其
他
幾
個
州
和
歐
洲
專
為
罹
患
癌
症
和
其

他
致
命
疾
病
的
少
年
兒
童
開
辦
營
地
，
幫
助
那
些
負
擔
不

起
醫
藥
費
的
重
病
孩
子
。

他
的
一
名
長
期
合
夥
人
說
，
他
知
道
紐
曼
熱
情
、
幽

默
，
而
最
突
出
的
是
慷
慨
，
不
僅
是
經
濟
上
的
慷
慨
，
而
且
是
精
神
上
的

慷
慨
。
紐
曼
的
女
兒
們
說
，
她
的
父
親
是
無
私
的
罕
見
榜
樣
。

著
名
演
員
羅
伯
特
．
雷
德
福
曾
和
紐
曼
合
作
演
電
影
，
兩
人
還
設
有

聯
合
基
金
會
。
紐
曼
臨
終
前
對
他
說
，
慈
善
事
業
、
公
益
活
動
一
定
要
繼

續
下
去
。
雷
德
福
說
：
﹁我
失
去
了
一
個
真
正
的
朋
友
。
我
的
生
活
—
—

還
有
這
個
國
家
—
—
因
為
其
中
有
他
而
變
得
更
好
。
﹂

他不僅是演員 陳 安

麻
婆
豆
腐

彭
忠
富

迷
路
鳥
巢

杜

梨

望
雲
樓
詩
話

曾
敏
之

悲愴十年祭 陳慧瑛

──紀念廈門大學陳汝惠教授

牧牛圖（國畫） 雨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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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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